
俗话说“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落枣
杆”，在北方，阴历七月到八月间，枣子从有一
点红、到半红、全红，让人感觉到的是从青涩
到成熟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故
乡的那一片枣树林。

我的故乡在冀南一个不算小的村庄，听
老人们说，在解放前，那片一百余棵枣树的浓
密的林子，是一个地主的祖传家产，千姿百态
的枣树中，树龄最长的可以追溯至清代同治
年间。

上世纪 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后，一切
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制。自然，这片枣树林也由老地主名下
归了大队，成了农民们的共同财产。在大队
党支部书记的提议下，将每年阴历八月十五
确定为 “打枣节”。

据老人们说，到了八月节，那个火爆劲就
别提了。成熟的红枣挂在树上，沉实而鲜艳，
透出大地饱满的喜气。这一天的下午，大人
孩子们都走出家门来到这里：男人们用杆子
打枣，红红的枣子扯着浅绿的叶子纷纷落下；
女人们从家里拿来面口袋或者干脆背着筐，
头上裹一块儿毛巾，大大咧咧蹲在地下拾枣；

顶梢上几处树枝的枣，杆子够不到，这时，便
会有一两个孩子脱下鞋，像猴子一般攀上树
尖，一把掰下那带着几粒或者十几粒枣子的
小枝子，顺手摞下红枣放到自己的裤子兜里，
然后又顺着树干快速滑下来。

在这一天，枣子是可以随便吃的，只是不
许带回家。无论是打枣的男人、拾枣的女人，
还是唠嗑的老人、乱跑的孩子，他们都时不时
往嘴里放上一颗枣，甜蜜地咀嚼着。

枣子打得差不多了，有几个细心的老太
太，还会再到里面转上一圈，他们是看看有没
有没拾干净的或者仍被留在树上没打下的。

接下来是分枣。支书招呼大家排好队。
大堆大堆的红枣，在场院里等待着检阅。不
知哪位好热闹的年轻人，把队部的两面红旗
也拿来，插在了高高的枣堆上，显得很气派、

很庄严。
会计噼里啪啦扒拉着算盘珠子，几个小

队长负责称重分枣，一百来号人排起了长龙。
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支书让人点上两

盏汽灯。顿时，场院上一片通明，飞虫在灯火
烟气中玩着他们自由飞翔的游戏。人们显得
很兴奋，相互间说着甚至开一些粗鲁的玩笑。

各家的壮劳力把分到的几十斤枣子背回
家，剩下的工作就是妇女们的事情了。在乡
下，红红的枣子除了平时可以用作哄孩子或
者招待客人的美食，过阴历年时要蒸面食，是
可以派上大用场的好东西。

上世纪50到70年代，农村人的生活虽平
静安逸，贫困确实无刻不在。饥馑，在今天看
来很陌生的词，在那个时候是困扰故乡的人
们的大问题。而恰恰是这一年一度的红枣

节，不仅让人们解了馋，还有了盼头。
70 年代末，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也就是分田到户了。村里人有的说，既然
土地和农具都可以分，这片枣树林应该也分
给各家各户。但有的人极力反对，认为全村
的人每年都要在这里过节，如果真的分了，实
在舍不得。最后，大队支书拍板：保持现状。

时光进入到了 21世纪，农村面貌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
民彻底告别了农耕时代那样的生产方式。在
我的故乡，很多土地被种田大户承包了，乡下
的中青年男人很多都到城里打工，有的甚至
在城里安了家并已经生儿育女。

而到了八月十五，他们能脱身的都回来，
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说着各自的经历和今后
的打算。打枣节这一天，依然是全村出动，男
人打枣、女人拾枣；老人聊天、孩子嬉戏。依
然是排队分枣，只不过，现在不用大杆秤，也
不用点汽灯了。

打枣节俨然成了村里的春节。饥馑的日
子里，枣树林给村人的是吃饱肚子有盼头，温
饱已不再是问题的时代，枣树林给村人的无
疑是和谐团结。

怀念故乡的打枣节
◎ 刘荣昌刘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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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和发小聊天，他们仍会提起我家的麦子囤（用芦苇
或荆条编成或用席铂围成放粮食的器具），他们对我家印象
最深的就是我家的麦子囤。

我家的麦子囤是用芦苇编的宽一米二的长条状席片围
成直径三米多的圆圈，它占据了我家西边那个窑洞的三分
之一空间，每到忙罢时节，也是我家麦囤最丰满的时候，他
像一座小山峁，威严坐落在窑后面，向窑后掌那一排十几条
翁炫耀着自己无与伦比的容量。

记得小时候，因为有麦子囤的原因，我家的老鼠特别
多。每到人们休息的时候，老鼠们就会拖儿带女，三五成群
地来偷吃麦子，有时还会发出吱吱的嘈闹声，甚是讨厌。为
了消灭掉老鼠，我也替父母想了好多办法。至今记忆尤新
的是，我在麦子囤里插两支棍子做个支架，把筛子倒扣着用
绳子吊起来，绳子的另一头绑在炕墙上，当听到老鼠进了囤
里正偷吃麦子时，突然放掉绳子这头，筛子瞬间落下，有时
会罩住好几只倒霉的老鼠，看着老鼠们惊慌失措的在筛子
里东碰西撞，做着无用的挣扎，我会兴高采烈的看上好长时
间。为这也得到过父亲的多次夸赞。

我家的麦子囤，装载着麦子，装载着我童年的快乐，也
装载着父母的汗水和辛勤劳作。我家人口多，在哪个没有
机械化的年代，父母要付出比人家多几倍的辛劳。父亲除
了经营好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地的同时，还开垦了许多荒
地，这些地都用来种了麦子。因此每年夏收，我家总是全村
最后一家收完，同时也是全村麦子产量最多的一家。父亲
是种庄稼的能手，他种庄稼是认真的，他常告诉我们，做地
和做事一样，要实实在在，你哄（hǒng骗)地一时，地也会费

你一料（季）庄稼的。他犁地时常常会叫
上我，让我跟在后面，把没有埋住的草让
我拔起来，顺犁沟放下，再踩上一脚，这样
等下一梨过来就能完全把草埋住，这样草
长不慌，也给地增加了肥力。同时我手里
拿着一把撅头，碰见胡基疙瘩，再顺便拍

打一下，这样等犁完地磨地时才会磨的平整，也保墒。也正
是父亲如此精耕细作下。我们家的麦子囤才能年年带帽
儿。

麦子是比较难以长时间储存的，尤其装在囤里的麦子
更是容易受潮变质。每年在新麦子归仓后，都要对旧麦子
进行晾晒。由于我家麦子产量多，每年都有好多剩余的旧
麦子，每每看着父亲晒完新麦子，还要把那些旧麦子一袋一
袋的扛出去，晒干后又一袋一袋的背回来，倒在囤里，我都
会心疼父亲的辛劳，那时的我只能默默地做着些撑袋子.晒
麦时用耙子搂麦的力所能及的活。

我家的麦子囤也是我们全家的经济来源。无论是我们
的学费还是油盐酱醋，都靠这囤麦子来换钱买取的。尽管
当时我家经济不宽裕，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从来没有为学费
为难过。父亲是一个做事有计划的人。每年刚放了暑假寒
假，父亲就会赶着我家的骡子车，拉上几袋麦子去冯原粮市
去卖麦子，要提前给我们把学费准备好。等开学了，父亲又
赶着骡子车，拉着几袋麦子，去学校给我们换粮票。我们就
可以安心地学习。每年冯原十月古会，父亲赶着骡子车，拉
上几袋麦子，粜了钱，让母亲给我们买新衣服和生活用品。
同时我家的麦子囤也慢慢的消廋着。

由于成年累月的辛勤劳作，父亲积劳成疾，为此，哥哥
从冯原叫来了粮食贩子，用了一夜时间，把囤里的麦子装了
袋，让他们拉走，换成钱给父亲看病，从此麦子囤再没有在
我家出现过。这承载着父母辛劳和全家开支的麦子囤永远
的告别了。

我 家 的 麦 子 囤我 家 的 麦 子 囤
◎◎ 李会忠李会忠

时间飞逝，转眼就是深秋。早上起来，我仍和往常一
样到外面去散步，心里面一直牵挂着小路边的那些栾树，
因为有秋的装饰，那些曾经不算起眼的栾树此时奇异科
幻了不少。

每一棵春夏期间葱茏欲滴的栾树入秋以后叶色慢慢
变黄，果实紫红，形似灯笼，十分美丽，衬托着树冠千百个
灯笼果的艳丽，尽是姹紫嫣红的艳丽，宛若一条彩色的长
龙，委婉延伸在街道两旁，街景美艳着道路景观，它那独
特的树形和树冠，不仅美化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也
美艳在人们心里。

走出大门，身体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这才发现天气明
显比以前要凉的多，吸入肺腑的空气像冷饮一样，在胸腔
里流窜四散，汗毛竖了起来，鼻头也跟着酸胀，俨然有点
初冬的意味。几片梧桐树叶在秋风中缓慢坠落，似乎带
着对枝头的无尽留恋，下坠的过程飘摇而犹疑。

小区外面的围栏上，曾经流溢成一道绿色瀑布的爬
山虎藤蔓，此刻也变成了红色的海洋，于微风中掀起一波
接一波的赤浪，在寒冷的清晨里，给人一股微微的暖意。
原来，经过风霜的绿叶，洗却青涩，竟也如此明艳动人。
不知谁家的小狗儿，欢蹦着窜出来，快活地嬉戏、追逐
着。马路上，几只鸽子正悠闲地踱着步子，不停地在地上
啄着什么，认真而投入。

几个上早班的人，正步履匆匆地赶往附近公交站台，
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正不时地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张望
着。一位穿着橙色工作服的清洁工已经结束了清晨的工
作，正在整理着工具，布满沧桑的脸上，盈满了水滴，不知
是汗水还是秋晨的露珠。

穿过马路，拐进旁边的一个菜市场。六点多的菜场
外面已经人山人海，城管还没上班，路边地摊上，满目玲
琅的蔬菜，凌乱的摆在地上，等候着人们的挑选。前来卖
菜的，大多是附近郊区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他们天还不亮
就从家里将新鲜的蔬菜运到城里，在路边吆喝起来，那些
还沾着露水的蔬菜和瓜果，清灵灵的，又新鲜又便宜，惹
人喜爱。买菜的大多是年轻的家庭主妇或者上班一族，
他们提着篮子或者拖着买菜的小车，在那里精心挑选，讨
价还价，为全家一天的生活做着准备。选好菜后，称重、
装蓝、付款。结账也很方便，大多是扫微信或者支付宝，
基本没有使用现金结算的，再也不怕收到假钱了。

等到七点多钟，城管开始上班，路边卖菜人的菜估计
也卖得差不多了，人员开始陆续撤退，即使剩下一点，他
们也会亏本甩卖，然后提着空袋子，心满意足地开始往家
里赶，因为家里还有等着吃饭的一家老小和家禽家畜，吃
完饭还要到地里去干活或者准备明天要卖的东西。

菜场内，那些固定的摊主们，也开始手忙脚乱地一边
上菜，一边招呼着自家摊位前的主顾们，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早餐店内的蒸屉上冒着热气腾腾的白烟，空气中飘
荡着诱人的肉包香味……

秋 日 清 晨
◎ 丁厚银丁厚银

雾 锁 深 秋雾 锁 深 秋 ◎◎ 朱维林朱维林 摄摄

秋天来了，地里的苞米渐渐成熟，又到了金秋时节。看着
这些一颗颗籽粒饱满的玉米棒，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的岁
月。

在生产队里的那会儿，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比较紧张。家
里劳力多孩子少的人家，粮食还勉强够吃。如果谁家的孩子
多，劳力又少，那么不用问，他家的粮食根本就接不上气儿。

我家有八口人，上有已年迈的爷爷奶奶，下有我们一帮未
成年的孩子。家里只有父母和大姐三个人是劳力，所以家里
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

在春天里，榆树上有了榆钱时，母亲就会带上我们几个半
大不小的孩子，拿上篮子和袋子，到西山坡去撸榆钱。那时候
我还小，只能站在树下看着哥哥们蹬在高高的树杈上往篮子
里撸榆钱。

母亲把我们撸来的榆钱捡干净，用清水洗一下晾干，然后
放到盆里加水加少量的玉米面和适量的盐，用手搅拌匀再放
在笼里用火蒸。

不多时，锅里就飘出一股清香，那是榆钱和玉米的清香。
母亲把蒸菜浇上蒜汁和炸好的葱花油，先给爷爷奶奶盛上，再
给我们每人一碗。我们几个人接过母亲给的蒸菜后，会狼吞
虎咽吃的一扫而光。

后来日子渐渐好些，大家最常吃的就是玉米面做的馒
头。拿上一块金黄的窝窝头，端一碗黄糊糊，配上一块白萝卜
疙瘩。来到门口的大树底下，大家各自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下，
一帮人就形成了一个饭市。

无论是早饭，或是中午饭，还是晚饭，大家都会端着碗，到
门口去凑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的海阔天空，也聊的
甚欢，那滋味却是其乐融融。

后来，有了责任田，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大块的田地。家里
的粮食也自然就多了起来。这时母亲会想着法子给我们做一
些好吃的。

母亲做的发面煎饼，是我最爱吃的一种。母亲在大盆里
加些玉米面和白面，加适量的盐和葱花，再往里加些发酵粉。
等把面发开后，把鏊子烧热，里面抹上油，等鏊子热了用勺子
往里加面糊，盖上盖闷上一会儿就好。当母亲把鏊子上的盖
拿起时，一股玉米香，带着香喷喷的葱花味就会扑鼻而来。

过去的岁月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难忘和母亲在一起
的日子，往事的点点滴滴，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又到了金秋
玉米飘香的季节，让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母亲……

金 秋 玉 米 香
◎ 李永海

过了霜降，秋天已经进入了尾声。农谚“收秋抢秋，不
收就丢”，除了白菜萝卜，所有的瓜果粮蔬，都要赶着在冬季
来临之前收回家中。这个季节，乡村里四处弥漫着香甜的
味道，农村的人是忙碌，肩挑背驮把田地里成熟的粮食、瓜
果往家中运，历经了春的雨水，夏的骄阳，秋的露珠，终于等
到了收获的季节。

满畈的晚稻沉甸甸的，黄灿灿的稻谷在秋风的吹拂下，
一起一俯，芳香四溢，和着秋风，香满了整个田畈，香满了整
个季节。稻子熟了，乡村便热闹起来。人们拿起镰刀，挑着
农具，在田埂间来回走动，田间地头到处一片热闹繁忙的景
象。男人们头戴草帽，俯下身子，身持镰刀，“嚯哧、嚯哧”割
下的是一排排、一荏茬的稻子。女人家跟在男人身后，捧起
一把把沉甸甸的稻子，走到打谷机旁，后生们接过送来的稻
子，一边往机箱里送，一边脚踩着踏板，“嗡嗡、嗡嗡”声中，
金黄的谷子瀑布似的流向谷仓。

大豆鼓胀着豆荚，秋风四起，哗哗作响，农人收了去，晒
着院子里，经过太阳照晒，整把豆禾都便干枯了，上面的豆
荚也变得格外的滚圆。太阳下，冷不丁的“啪”的一声响，豆
荚炸开，几颗调皮的黄豆随地而滚。晒了几天，就可以打豆
了。事先在地上垫上蔑席，把豆禾放在上面，妇女们头上系
着头巾，坐在小板凳上，大家手持一根小木棍轻轻的敲打，
豆荚便纷纷绽开，圆滚滚的豆子四处乱蹿。

砍下来的芝麻，立着打捆，运到晒场里，也是头朝上互

相倚着晒干。芝麻蒴果开了口，就可以铺张塑料薄膜，用木
棍敲打着收芝麻了。民谚说：打不尽的芝麻，摘不尽的棉
花。芝麻杆打了再晒，一般至少打三遍，才算收尽了芝麻。
打下来的芝麻用竹筛筛去外壳，又用竹匾轻轻抖动，扇去尘
土，晒干后，就可以储存起来了。

红薯芋头都是极易储存的杂粮，从地里挖来，堆满了整
个院子，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红薯要经过挑选，选出那些
破损的红薯用来机成薯粉，可以打粉丝，做芡粉。而那些完
好无缺的红薯则可以储存在地窖里；芋头也是一样，都是可
以放在干燥的地窖中，久储也不会坏掉。大雪封路的时候，
可以开启地窖，拿出储藏的杂粮，或煮或炖，温暖无比。

除了地里的瓜果蔬菜，农村里还有不少经济作物也在
霜降这个节气里采摘回家。如油茶籽、油桐籽、乌桕籽等作
物丰收在即。赶在霜冻之前把这些作物收回家。拾棉花，
摘油茶籽，家家户户都四处忙碌开来。记得霜降秋收时节，
学校里都会放秋收假，回家帮家人秋收。油茶籽在山坡上，
雪白的油茶花开满了山谷，蜂蝶纷飞四处采蜜。我们不由
哼唱起那首童谣：茶子树，开白花，风吹霜打都不怕。蜜儿
甜，果儿大，榨出油儿顶呱呱！大人上树把树上的油茶籽摘
下，整箩筐运回家中，铺在竹垫上晒干后，就可以榨油了。
像乌桕籽、油桐籽在高大的树上用竹竿打下，晒干后，拿到
集镇上卖钱，贴补家用。

秋收时节，农家的院子是丰富多彩的，白的棉花、红的
高粱、黄的稻子玉米，无不彰显出土地的恩赐及农人的辛
勤。春播夏耕，秋收冬藏，四节轮回，周而复始。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虽说是忙碌辛苦的，但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看见
自家的院里瓜果满架，脸上流露出欣慰愉悦的笑容。

霜 降 秋 收 忙
◎ 江初昕江初昕

流年匆匆，岁
月向晚。躁动而褥
热的绿夏，在长达
二十多天阴晦且间
断的细雨迷蒙中远

遁。当太阳如同大病初愈病人般探出头来，苍白刺眼的阳光
令湿漉漉的银槐树叶，仿佛一夜白头的中妇，不为人知地褪去
葱茏碧绿，呈现出一片银黄夹杂着零星的灰绿在簌簌摇曳。
秋的絮语如同魔术师手中的指挥棒般踏着曼妙的旋律向我们
款款而来。

天清云淡温风和面，万物逐渐平静安和起来，人亦不自觉
地放慢步调，心境也变得愈发恬淡平和。

清凉秋风，时紧时慢地佛过树梢枝头，裹挟起脉络依然带
着盛夏葱茏没有褪尽绿意的叶子，像一只即将离世的蝴蝶在
空中盘旋，飞舞，以绝美的身姿划出优美的弧线，恋恋不舍地
道别朝夕相伴了三季的枝头，在生命终结的最后时刻，随着风
儿飘向远方，感悟体验飞翔的惊险与欢乐，去聆听一个充满梦
呓般的季节故事。

即使，处处充溢着别离的伤感，但不可否认，秋天注定是
收获的季节。且不说金黄的柿子在浓密枝叶间摇曳，一颗颗
鲜红的山楂衬得片片绿叶更加葱茏；更不要说田间地头那咧
开嘴在老成得有些枯黄的玉米杆上微笑的玉米棒，满怀期待
地等待主人的采收；单见那刚刚被抜起堆满地头依然绿油油
的叶蔓前，一堆堆被翻出地面来不及抖落泥土，如同半遮半掩
新嫁娘般的红芋，就足以让人心生欢喜，忘却离别的忧伤。

秋的絮语兜兜转转，从随风飘舞的落叶到满目累累果实，
从浅绿到深红，从苍翠到金黄，从长空落落到蒹葭瑟瑟，在心
上瘦成一首诗一曲古筝萦绕呢喃，令我留白许久的心情，也随
着通透、温润、充盈，不自禁地追随着诗情画意温情脉脉的娴
静秋色游走，缱绻。

世间的事总是充满饽论，收获难免意味着终结，喜庆总是
伴随着别离。无论是飞舞的落叶油绿的茎蔓，亦或是红的果
黄的籽，在这不一样的季节里，用它们极尽的灿烂让秋日的大
地五彩斑斓而丰盈，但这种伴随着衰亡和终结的璀璨，终究让
人感伤，随之而至的沉寂乃至荒芜又将孕育出怎样的新生命？

是的，我们必将在衰亡别离中收获果实，在喜庆里接受忧
伤，在荒芜中种植希望。我们始终相信，生命的姿态在历经春
的萌发，夏的热烈葱茏，极尽舒展之后，枯萎是必然，离开亦非
偶然。我们亦明白，曾经青涩过，热烈怒放过，悄然谢幕和离
去才符合自然规律。我们更懂得了，有得就有失，有生就有
死，犹如月圆月缺，花开花谢，四季更替，世界才会永远五彩缤
纷。所以，我们永远满怀希望。

秋 思
◎ 贾炳梅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环境或者气候的原因，小时
候的冬天总是感觉特别寒冷，虽然地处长江南岸，每到
冬季总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又因为家境贫寒，棉衣
棉裤并不多见，棉被倒是有，但垫褥都是稻草铺设而成。

我们上学如果遇到大雪天气，每个人都会做一个火
葫芦，用铁皮盒开一个孔，把点燃的木炭放进去，以此取
暖，家境好一点脚上穿的解放鞋，差一点的就是大人穿
破的鞋把鞋底取下来用芦苇编制鞋面的草鞋，如果雪太
大或者结了冰，我们还会用几根木棍自制高跷，踩高跷
上学。而在课间，则很多同学围在教室角落，撞身取暖。

那时候教室都是土墙，只有窗和屋顶用一些青砖，
还有四角的墙柱，底基都是大青石的，漏着很大的缝；窗
户很多都是没有玻璃的，好一点的就用塑料布蒙一下，
即便如此，依然四面透风。教室里是一些土台子，支着
水泥板，就是课桌了，手抚上去，真得冰凉啊。

每当课间或者中午，我们就躲在墙角，你挤我我挤
你挤成一团，既是游戏也是取暖，胆大的女生也会加入，
比如我的同桌，经常把我的手赶出“三八线”的那位。又
或者，按年级、班组成立“斗鸡”队，用双手把一只左脚或
右脚盘起来抱在怀里，使劲往前蹦，以撞倒对方者为胜
者，短短的几分钟我们都汗流浃背。想想也是，一大群
熊孩子在教室或者走廊上碰碰撞撞，跌倒了爬起来继续
碰撞，所获得的快乐远比温暖要多一些，这也是现在的
这个时代孩子们根本体会不到的。

对于食物的取得也是如此，虽然明面上获取的食物
很少，在餐桌上从没吃饱过，大人们也因为孩子太多以
及实行大集体靠工分分配无暇顾及，此时的树林、河流
和湖泊就成了我们天然的粮仓，靠着两根橡皮筋和一根
树枝，我们做成弹弓在秋、冬季就可以上山打鸟，野鸡、
野兔、斑鸠经常被我们追的满山跑。实在没抓到这些野
味，我们就去生产队的防空洞，偷一些来年做种子的土
豆或者红薯，生一堆火就能解决吃的问题，当然不敢多
拿，拿几个就行。

有时还在冬天下野湖挖莲藕，根本就不怕冷，用大
石头砸开冰面，再拿铁锹挖个几十公分准能找到一长串
的莲藕，不论用清水煮还是用野鸡煮都是美味。而在
春、夏季则下水抓鱼，不论是水田里的泥鳅、鳝鱼，还是
水塘里的鲫鱼、黑鱼，都是我们的食物，也不知道是不是
大人们只管种田，水里的鱼类根本没人捕捞，随便一条
小水沟或者一口小水塘，都有很多的野生鱼，用竹簸箕
就能轻松捞到很多。比如，那年在冬天的鸡公山渔场，
为了捡鱼脚,在冰天雪地只穿一条短裤下水捡鱼。

稍稍长大后，因热爱看书，常常一个人放牛手捧小
人书，沉浸在书中人物的故事里撞身取暖，幻想自己成
为齐天大圣，成为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成为打鬼子
的八路军。而随着不断的升学，我们又以考试的分数和
掌握的知识不停地往前冲撞，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
学。进入社会以后，又衍生出更多的经历和故事。20出
头为了学习只身一人独闯京城，因不谙世事至头破血流
落荒而逃；后南下打工，几个馒头过一天，见到城管就撒
腿跑，冒着收容遣返甚至生命的危险，仅为博一个温饱；
所有的这一切，不都是撞身取暖吗？而我们也就在不停
的撞社会身取自己暖的过程中使自己强壮、长大。

撞身取暖
◎ 方钰霆方钰霆


